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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孤独感与错失焦虑感
对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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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个人的人格特质及心理状态出发， 考察大五人格、 孤独感和错失焦虑感对微信朋友圈使用

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 外倾性人格、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以及社交互动均呈

现正相关； 宜人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正相关； 神经质人格与朋友圈自我表露负相关；
孤独感与朋友圈使用强度正相关。 研究结论为解释社交网络中的社交生态变化及用户使用行为的转换提供

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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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超过 １０ 亿活跃用户的微信几乎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们必备的沟通工具， 过度使用微信的

现象也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１］在全球范围内， 不同心理状态的个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使用引发了哪些心理与社会结果， 这些问题均构成了日益吸引研究者的理论议题。 以往的研究表明，
孤独感和对移动社交网络的错失焦虑感可能导致人们沉迷于互联网。 也有研究者对个人的人格特质进

行讨论， 并认为个体的人格特质可以预测其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２］ 不过， 既往研究大多仅仅关注个体

的人格特质或某种心理状态对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 而少有研究同时考察人格和心理状态对社交媒体

使用的共同作用。 人格特质是个体在长期内较为稳定的属性， 而孤独感和错失焦虑感则是个体在相对

短期生活状态的影响下产生的心理感受， 我们认为同时考察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个体

使用社交网络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 本研究从个体的人格特质出发， 同时考察个体的孤独感及

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焦虑感与社交媒体网络使用的关系。 研究选取目前在国内活跃用户数量最为庞

大的微信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聚焦于微信中的具有强社交属性的朋友圈功能， 将微信朋友圈使用分为

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三个维度。 通过对微信用户进行问卷调查， 试图探索人格、 孤独感、
错失焦虑感和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之间的关系。

一、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 微信朋友圈的使用

微信朋友圈作为国内用户量最大的社交网络， 其用户使用心理和社交生态的发展变化一直受到学

界的密切关注。 从使用功能上看， 微信朋友圈是微信用户进行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的重要平台，［３］ 用户

通过发布朋友圈动态进行自我表达， 通过 “刷” 朋友圈、 点赞、 评论进行社交互动； 从属性上看， 微

信朋友圈是基于半熟人圈的社交网络， 这使得朋友圈的社交生态本质上与微博等基于陌生人的社交网

络有所不同。 基于熟人的强关系社交网络是现实人际互动的延伸， 有利于个体形成身份定位和认同，
基于陌生人的弱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信息交换和拓展社交范围，［４］而微信朋友圈中的社交关系介于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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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弱关系之间， 使得用户的使用动机更为复杂， 进而使得这种社交关系下的社交网络生态也更为复杂，
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依据朋友圈使用的功能和属性将朋友圈使用偏好划分为三个维度，
包括使用强度， 即个体使用微信的频率和卷入程度； 自我表露， 即个体通过朋友圈主动真实地表露个

人观点、 情感等信息的行为偏好； 社交互动， 即个体利用朋友圈与好友进行网络社交的行为偏好。
（二） 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

人格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品质， 不仅与个体的心理行为有直接关系， 也对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有显著的影响。［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格与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 并且多项研究表明人格

能够预测个体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２］本研究亦试图探索人格是否会影响微信朋友圈的使用， 在对人格

的定义化和操作化方面， 本研究着眼于塔佩斯提出的大五人格特质， 包括： 神经质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外

倾性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开放性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责任心 （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和宜人性 （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五种

人格， 探究个体人格特质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之间的关系。
　 　 神经质人格表现为容易焦虑和敏感多疑， 是一种重要的成瘾人格。［６－７］ 国外学者发现， 高神经质的

个体会通过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来寻求现实生活中可能缺少的关注和社会支持， 从而更加频繁地使用社交网

络并进行积极的自我表露，［８－９］以对现实中较少的社交进行补偿。 还有研究表明， 高神经质的个体在一

般状态下会通过避免与他人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交关系来减轻社交焦虑。［１０］基于此， 本研究推测， 高神经

质人格个体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对自身的社交关系和形象会更加敏感， 会倾向于进行更高强度的使用

和更多的自我表露， 而避免展开在线社交互动， 我们进而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１： 神经质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１ａ） 和自我表露 （Ｈ１ｂ） 存在正向关联， 与社

交互动 （Ｈ１ｃ） 存在负向关联。
外倾性人格表现为热情、 活力、 善于社交， 并且具有幸福感。 开放性人格表现为对经验持开放、 探

求的态度， 构成这一维度的特征包括活跃的想象力、 对新观念的自发接受、 发散性思维和智力方面的

好奇。［１１］早期有学者发现， 外倾性与匿名的社交网络的使用呈负相关，［１２］ 现实中具有外倾性特质的个体

对匿名的社交网络并不那么感兴趣。 而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这类实名制社交网络中， 外倾性、 开放性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呈现出正相关关系［９］ ， 说明这两类人格对实名制社交网络会表现出更真实的自我。 微信朋友圈也

是属于熟人圈内的实名制社交网络， 且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更新的好友状态， 高外倾性、 开放性特质的

个体可能会因为好奇心和热情而更高强度地去使用微信朋友圈， 也会利用微信朋友圈去进行积极的自

我表露和有效的社交互动。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 ２： 外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２ａ）、 自我表露 （Ｈ２ｂ） 以及社交互动 （Ｈ２ｃ）

存在正向关联。
研究假设 ３： 开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３ａ）、 自我表露 （Ｈ３ｂ） 以及社交互动 （Ｈ３ｃ）

存在正向关联。
责任心人格的特质与成就动机和组织计划有关， 该特质得分高的人做事有条理、 有计划， 并能持之

以恒， 而得分低者则更马虎大意、 见异思迁。［１１］宜人性人格的特质表现为利他、 友好、 富有爱心。 宜人

性人格得分高的人乐于助人、 值得信赖和富同情心， 注重合作而不强调竞争， 得分低的人多抱有敌意，
为人多疑， 喜欢为了利益和信念而争斗。［１１］现有关于人格与社交网络使用关系的研究中， 对这两类人格

特质的结论和讨论较少。 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研究问题 １： 责任心人格、 宜人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 社交互动之间存在怎样

的关系？
（三） 孤独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

孤独感源于人与人交往中的消极情绪体验，［１３］当个体所期望的社会性交往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会产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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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孤独感。 社交网络的普及让人们的日常沟通和社交生活更加高效和便利， 但依然有许多人受到孤独

感的消极影响， 有研究表明孤独感可能导致网络成瘾，［１４］ 过度使用互联网甚至会让人们 “在一起孤

独” ［１５］ 。 孤独感与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引人深思， 已有部分研究显示孤独感与网络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

关联。 如， 焦开山的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孤独感与移动互联网使用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大学生的孤独

感越强， 就越可能通过微信扩展人际关系， 也越可能频繁使用社交网络。［１６］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 ４： 孤独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４ａ）、 自我表露 （Ｈ４ｂ） 与社交互动 （Ｈ４ｃ） 存在正

向关联。
（四）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

人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担心错过某些信息而处于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感受之中。 Ｓｔａｍｅｌｌ 最早

在新闻报道中用 “错失焦虑”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这个词来形容这一种感受， 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 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ｉ 将错失焦虑症的概念界定为 “当个体在其缺席的事件中未能获得想知道的经历时所产

生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焦虑心理” ［１７］ 。 这种心理对用户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越来越

多的人表示自己总是害怕错过社交媒体上的任何更新， 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１８］有研究表明， 错失焦虑感水平高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１９］ 本研

究认为， 微信朋友圈作为国内典型的移动社交网络媒体， 微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朋友圈中发布图文

信息， 让好友们 “刷” 到自己的最新状态， 同时朋友圈中不断更新的 “小红点” 也刺激着用户跟进圈

内的动态。 因此， 本研究推测， 个体错失焦虑感的强弱对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存在重要的影响：
研究假设 ５：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５ａ）、 自我表露 （Ｈ５ｂ） 以及社交互动 （Ｈ５ｃ）

存在正向关联。

二、 研究方法

（一） 样本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 研究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通过滚雪球方式发放网络问卷， 共收回

３００ 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 （包括数据极端个案、 作答时间过短等） ３９ 份，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２６１ 份。
其中， 男性 ７９ 人 （３０􀆰 ３％）， 女性 １８２ 人 （６９􀆰 ７％）。 样本年龄范围在 １８—６０ 岁之间， 年龄段集中在

１８—２５ 岁 （７３􀆰 ６％）。
（二） 变量设计

１􀆰 因变量： 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

笔者根据文献回顾及微信的功能属性建构了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量表， 该量表主要对微信朋友圈

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及社交互动三个维度进行测评， 共包括 １２ 个题目。
微信的媒介依赖是考察微信使用的重要因素。［２０］本研究朋友圈 “使用强度” 维度旨在测量个体使用

微信朋友圈的依赖程度， 包含 “我几乎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查看朋友圈是否有更新” 等两个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７８；

依据社会渗透理论， 自我表露是个体构建和维系社会网络的基础， 不同个体在朋友圈中的自我表

露的程度和偏好不同。 本研究的朋友圈 “自我表露” 维度， 旨在测量个体主动真实地在朋友圈中表露

自我情感和观点这种使用行为的偏好程度。 将 “自我表露” 划分为数量、 深度、 广度、 意图等几个子

维度，［２１］问卷中包含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会在朋友圈中诚实地呈现自己最真实的状态” 等 ４ 个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７２６；

从功能论角度看， 微信朋友圈是体现微信作为一款 “社交工具” 的重要功能。［２２］ 本研究朋友圈

“社交互动” 维度旨在测量个体在使用朋友圈时对社交功能的偏好程度， 该维度的量表设计参考了 Ｂａ⁃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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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ｒｏｖａ 等人的研究，［２３］包含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与好友保持沟通和联系” 等 ６ 个题

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３０。
所有题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 ５ 代表完全符合）。 量表总体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

ｐｈａ ＝ 􀆰 ８５５， 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ＫＭＯ ＝ 􀆰 ８３０ （ ｄｆ ＝ ６６， ｐ＜􀆰 ００１）， 经过主成分分析， 量表具有高信

效度。
表 １　 朋友圈使用偏好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朋友圈使用强度 ２６１ 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６􀆰 ８０ ２􀆰 ０７

朋友圈自我表露 ２６１ 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２􀆰 ９５ ３􀆰 ４４

朋友圈社交互动 ２６１ ６􀆰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８􀆰 ６８ ４􀆰 ６８

表 ２　 成分矩阵表

成分 １ 成分 ２ 成分 ３

我几乎不会错过微信好友们在朋友圈中的状态更新 􀆰 ７６６

我几乎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查看朋友圈是否有更新 􀆰 ７４５

比起设置朋友圈 “三天可见”， 我更乐于开放朋友圈 “全部可见” 􀆰 ５９０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会在朋友圈中诚实地呈现自己最真实的状态 􀆰 ６２４

在我发的朋友圈中， 呈现与我自身形象或情绪有关的内容占更大的比例 􀆰 ５５７ 􀆰 ３４５

我会在朋友圈中展示我生活的多个方面 􀆰 ７６６ 􀆰 ２６１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拓展我的人际关系网络 􀆰 ６６０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与好友保持沟通和联系 􀆰 ７３４

我喜欢在朋友圈中发布与朋友在一起的视频 ／图片 􀆰 ６５７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能够与好友进行互动， 来增进与好友的关系 􀆰 ７９８

周围的人都在使用微信朋友圈发布内容， 我担心自己如果不用就会脱离群体 􀆰 ５３０

我认为在朋友圈中的互动能加强我和朋友之间的联系 􀆰 ６８３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

ａ 提取了 ３ 个成分

２􀆰 自变量： 人格特质、 孤独感及错失焦虑感

以大五人格理论为基础， 本研究采用王孟成等人改良的中国大五人格简版问卷进行人格特质变量

的测量。 其中， 神经质人格维度包括 “别人一句漫不经心的话， 我常会联系在自己身上” 等 ８ 个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７５； 责任心人格维度量表中包括 “一旦确定了目标， 我会坚持努力地实现它” 等 ８
个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７９９； 宜人性维度量表中包括 “我觉得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心怀善意的” 等 ８
个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７０９； 开放性人格维度量表中包括 “我头脑中经常充满生动的画面” 等 ８ 个

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３８； 外倾性人格维度量表中包括 “在热闹的聚会上， 我常常表现主动并尽情

玩耍” 等 ８ 个题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０５。
以上题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 ５ 代表完全符合）。 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总体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３５， 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ＫＭＯ＝ 􀆰 ８３９ （ ｄｆ ＝ ７８０， ｐ＜􀆰 ００１）， 经过主成分分析，
量表具有高信效度。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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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人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神经质人格 ２６１ ８􀆰 ００ ３８􀆰 ００ ２３􀆰 １９ ６􀆰 ２４

责任心人格 ２６１ １６􀆰 ００ ３９􀆰 ００ ２８􀆰 ８８ ４􀆰 ６１

宜人性人格 ２６１ １２􀆰 ００ ３８􀆰 ００ ２９􀆰 ６９ ３􀆰 ８２

开放性人格 ２６１ ８􀆰 ００ ４０􀆰 ００ ２７􀆰 ９９ ５􀆰 ０２

外倾性人格 ２６１ １１􀆰 ００ ３８􀆰 ００ ２４􀆰 ９０ ５􀆰 １６

　 　 本研究采用 Ｒｕｓｓｅｌｌ 在 １９９６ 年修订的 ＵＣＬＡ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进行孤独感测试。 量表包括 “你常感到

缺少伙伴吗” 等 ２０ 题， 题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 ５ 代表完全符合）， 其中 “你

常感到有人愿意与你交谈吗” 等 ９ 题反向计分， 综合得分越高者孤独感越强。 本次测量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９１， 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ＫＭＯ＝ 􀆰 ８８９ （ｄｆ ＝ １９０， ｐ＜􀆰 ００１）， 经过主成分分析， 量表具

有高信效度。

错失焦虑感的测量采用宋小康编制的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感测量量表， 题目包含

“在移动社交媒体上， 我一看到有新动态的提示， 就渴望立刻点开查看” 等 １６ 项， 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

分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 ５ 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者在使用移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焦虑感越强。 本

次测量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 􀆰 ８９２， 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ＫＭＯ＝ 􀆰 ８９０ （ｄｆ ＝ １２０， ｐ＜􀆰 ００１）， 经过

主成分分析， 量表具有高信效度。

表 ４　 孤独感、 错失焦虑感变量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孤独感 ２６１ ２３􀆰 ００ ８０􀆰 ００ ５２􀆰 ８４ １０􀆰 ３６

错失焦虑感 ２６１ ２９􀆰 ００ ８０􀆰 ００ ５９􀆰 ７２ ９􀆰 ９４

三、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一） 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 ＳＰＳＳ２４􀆰 ０ 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预处理后， 报告得出各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上

显著的线性相关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重点对人格特质、 孤独感、 错失焦虑感和朋友圈使用的

强度、 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三个维度进行多层回归分析。

１􀆰 以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为因变量

由第一层多元回归模型可见， 神经质人格、 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朋友圈使用强度有显著预

测力。 多元回归系数调整后 Ｒ 方为 ０􀆰 １０５， 回归模型检验的 Ｆ 值为 ７􀆰 ０９９ （ ｐ＜􀆰 ００１）， 所以 “神经质人

格” “宜人性人格” 和 “外倾性人格” 对 “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１０􀆰 ５％。

第二层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 “错失焦虑” 和 “孤独感” 两个预测变量， 数据显示调整后 Ｒ 方为

􀆰 ２９９， 相较于第一层模型 Ｒ 方变化量为 􀆰 １９６， Ｆ 变化量为 ３６􀆰 ３１６ （ ｐ＜􀆰 ００１）， 责任心人格、 宜人性人

格、 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 “宜人性人格” “外倾性人格” “孤独感”

和 “错失焦虑感” 对 “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２９􀆰 ９％。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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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人格、 孤独感、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的回归分析 （Ｎ＝ ２６１）

模型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调整后 Ｒ２ Ｒ２ 变化量

１

（常量） 􀆰 ２７７ １􀆰 ３６３ ０􀆰 ２０４ 􀆰 ８３９
神经质人格 􀆰 ０７２ 􀆰 ０２１ 􀆰 ２１８ ３􀆰 ４５３ 􀆰 ００１
责任心人格 －􀆰 ０１１ 􀆰 ０３３ －􀆰 ０２５ －０􀆰 ３３６ 􀆰 ７３７
宜人性人格 􀆰 ０７１ 􀆰 ０３３ 􀆰 １３２ ２􀆰 １４５ 􀆰 ０３３
开放性人格 －􀆰 ００４ 􀆰 ０３３ －􀆰 ００９ －０􀆰 １０７ 􀆰 ９１５
外倾性人格 􀆰 １２７ 􀆰 ０３１ 􀆰 ３１７ ４􀆰 １３４ 􀆰 ００１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２

２

（常量） －４􀆰 ５２９ １􀆰 ６９９ －２􀆰 ６６６ 􀆰 ００８
神经质人格 －􀆰 ００６ 􀆰 ０２３ －􀆰 ０１８ －０􀆰 ２６３ 􀆰 ７９３
责任心人格 􀆰 ０１６ 􀆰 ０３０ 􀆰 ０３５ ０􀆰 ５１４ 􀆰 ６０７
宜人性人格 􀆰 ０６５ 􀆰 ０３０ 􀆰 １２０ ２􀆰 １４７ 􀆰 ０３３
开放性人格 －􀆰 ０２６ 􀆰 ０３０ －􀆰 ０６４ －０􀆰 ８８１ 􀆰 ３７９
外倾性人格 􀆰 ０８０ 􀆰 ０２８ 􀆰 １９９ ２􀆰 ８２８ 􀆰 ００５
错失焦虑感 􀆰 １０３ 􀆰 ０１２ 􀆰 ４９７ ８􀆰 ４７３ 􀆰 ００１

孤独感 􀆰 ０３２ 􀆰 ０１５ 􀆰 １６１ ２􀆰 １７３ 􀆰 ０３１

０􀆰 ２９９ ０􀆰 １９６

　 　 ａ 因变量： 朋友圈使用强度

２􀆰 以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为因变量

由第一层多元回归模型可见， 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 多元回归系

数调整后 Ｒ 方为 􀆰 ２５１， 回归模型检验的 Ｆ 值为 １８􀆰 ３９１ （ｐ＜􀆰 ００１）， 所以 “宜人性人格” 和 “外倾性人

格” 对 “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 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２５􀆰 １％。
第二层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 “错失焦虑感” 和 “孤独感” 两个预测变量， 此时神经质人格、 宜

人性人格、 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朋友圈自我表露有显著预测力。 第二层模型调整后的 Ｒ 方为

􀆰 ３１８， 相较于第一层模型 Ｒ 方变化量为 􀆰 ０７１， Ｆ 变化量为 １３􀆰 ６２９ （ ｐ＜􀆰 ００１）， “神经质人格” “宜人性

人格” “外倾性人格” 和 “错失焦虑感” 对 “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 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３１􀆰 ８％。
表 ６　 人格、 孤独感、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的回归分析 （Ｎ＝ ２６１）

模型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调整后 Ｒ２ Ｒ２ 变化量

１

（常量） －􀆰 ５２３ ２􀆰 ０７９ －０􀆰 ２５２ 􀆰 ８０１
神经质人格 －􀆰 ００６ 􀆰 ０３２ －􀆰 ０１１ －０􀆰 １９ 􀆰 ８５０
责任心人格 􀆰 ０３１ 􀆰 ０５１ 􀆰 ０４１ ０􀆰 ６０４ 􀆰 ５４６
宜人性人格 􀆰 １７２ 􀆰 ０５１ 􀆰 １９１ ３􀆰 ４０５ 􀆰 ００１
开放性人格 􀆰 ０６５ 􀆰 ０５０ 􀆰 ０９５ １􀆰 ２９３ 􀆰 １９７
外倾性人格 􀆰 ２３２ 􀆰 ０４７ 􀆰 ３４８ ４􀆰 ９５ 􀆰 ００１

０􀆰 ２５１ ０􀆰 ２６５

２

（常量） －４􀆰 ４５１ ２􀆰 ７９４ －１􀆰 ５９３ 􀆰 １１２
神经质人格 －􀆰 ０７６ 􀆰 ０３７ －􀆰 １３８ －２􀆰 ０４４ 􀆰 ０４２
责任心人格 􀆰 ０５３ 􀆰 ０５０ 􀆰 ０７１ １􀆰 ０６８ 􀆰 ２８６
宜人性人格 􀆰 １６０ 􀆰 ０４９ 􀆰 １７８ ３􀆰 ２４２ 􀆰 ００１
开放性人格 􀆰 ０３８ 􀆰 ０４９ 􀆰 ０５５ ０􀆰 ７７８ 􀆰 ４３７
外倾性人格 􀆰 １８１ 􀆰 ０４６ 􀆰 ２７１ ３􀆰 ９０８ 􀆰 ００１
错失焦虑感 􀆰 １０５ 􀆰 ０２０ 􀆰 ３０２ ５􀆰 ２２１ 􀆰 ００１

孤独感 􀆰 ０２０ 􀆰 ０２４ 􀆰 ０６０ ０􀆰 ８２８ 􀆰 ４０８

０􀆰 ３１８ ０􀆰 ０７１

　 　 ａ 因变量： 朋友圈自我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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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以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为因变量

由第一层多元回归模型可见， 神经质人格、 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
多元回归系数调整后 Ｒ 方为 􀆰 ２３１， 回归模型检验的 Ｆ 值为 １６􀆰 ６１ （ ｐ＜􀆰 ００１）， 所以 “神经质人格” 和

“外倾性人格” 对 “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 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２３􀆰 １％。
第二层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 “错失焦虑感” 和 “孤独感” 两个预测变量， 责任心人格、 外倾性

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 第二层模型调整后的 Ｒ 方为 􀆰 ３８３， 相较于第一层模型

Ｒ 方变化量为 􀆰 １５４， Ｆ 变化量为 ３２􀆰 ５２２ （ｐ＜０􀆰 ００１）， “责任心人格” “外倾性人格” 和 “错失焦虑感”
对 “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 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３８􀆰 ３％。

表 ７　 人格、 孤独感、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的回归分析 （Ｎ＝ ２６１）

模型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调整后 Ｒ２ Ｒ２ 变化量

１

（常量） 􀆰 ６７９ ２􀆰 ８６１ ０􀆰 ２３７ 􀆰 ８１３

神经质人格 􀆰 ０８７ 􀆰 ０４４ 􀆰 １１６ １􀆰 ９８１ 􀆰 ０４９

责任心人格 􀆰 １３５ 􀆰 ０７０ 􀆰 １３４ １􀆰 ９２５ 􀆰 ０５５

宜人性人格 􀆰 ０４７ 􀆰 ０７０ 􀆰 ０３９ ０􀆰 ６８１ 􀆰 ４９７

开放性人格 􀆰 ０８９ 􀆰 ０６９ 􀆰 ０９６ １􀆰 ２９３ 􀆰 １９７

外倾性人格 􀆰 ３２８ 􀆰 ０６５ 􀆰 ３６１ ５􀆰 ０８１ 􀆰 ００１

􀆰 ２３１ 􀆰 ２４６

２

（常量） －１􀆰 ４４８ ３􀆰 ６０８ －０􀆰 ４０１ 􀆰 ６８９

神经质人格 􀆰 ００３ 􀆰 ０４８ 􀆰 ００４ ０􀆰 ０５８ 􀆰 ９５４

责任心人格 􀆰 １５０ 􀆰 ０６４ 􀆰 １４８ ２􀆰 ３３６ 􀆰 ０２０

宜人性人格 －􀆰 ００６ 􀆰 ０６４ －􀆰 ００５ －０􀆰 １００ 􀆰 ９２１

开放性人格 􀆰 ０１５ 􀆰 ０６３ 􀆰 ０１６ ０􀆰 ２３３ 􀆰 ８１６

外倾性人格 􀆰 ２１１ 􀆰 ０６０ 􀆰 ２３２ ３􀆰 ５２６ 􀆰 ００１

错失焦虑感 􀆰 ２０１ 􀆰 ０２６ 􀆰 ４２６ ７􀆰 ７５３ 􀆰 ００１

孤独感 －􀆰 ０３３ 􀆰 ０３１ －􀆰 ０７２ －１􀆰 ０３９ 􀆰 ３００

􀆰 ３８３ 􀆰 １５４

　 　 ａ 因变量： 朋友圈社交互动

（二）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研究假设 １ 提出神经质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１ａ） 和自我表露 （Ｈ１ｂ） 存在正向关联， 与

社交互动 （Ｈ１ｃ） 存在负向关联。 多元回归结果显示： Ｈ１ａ 不成立， 神经质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无显

著关联； Ｈ１ｂ 不成立， 神经质人格与朋友圈自我表露负相关 （β ＝ －􀆰 １３８， ｐ＜􀆰 ０５）； Ｈ１ｃ 也不成立， 神

经质人格不能显著预测微信朋友圈的社交互动。 所以研究假设 １ 被拒绝。
研究假设 ２ 提出外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 Ｈ２ａ）、 自我表露 （ Ｈ２ｂ） 以及社交互动

（Ｈ２ｃ） 存在正向关联。 多元回归结果支持了外倾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 （ β ＝ 􀆰 １９９， ｐ＜􀆰 ０１）、 自我

表露 （β＝ 􀆰 ２７１， ｐ＜􀆰 ００１） 以及社交互动 （β＝ 􀆰 ２３２， ｐ＜􀆰 ００１） 的正相关关系。 所以研究假设 ２ 被接受。
研究假设 ３ 提出开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 Ｈ３ａ）、 自我表露 （ Ｈ３ｂ） 以及社交互动

（Ｈ３ｃ） 存在正向关联。 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以及社交互动均无

显著关系， 所以研究假设 ３ 被拒绝。
研究假设 ４ 提出孤独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Ｈ４ａ）、 自我表露 （Ｈ４ｂ） 与社交互动 （Ｈ４ｃ） 存

在正向关联。 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孤独感与朋友圈使用强度 （ β ＝ 􀆰 １６１， ｐ＜􀆰 ０５） 正相关， 而与朋友圈自

我表露及社交互动无显著关系， 所以研究假设 ４ 被部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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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 ５ 提出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 Ｈ５ａ）、 自我表露 （ Ｈ５ｂ） 以及社交互动

（Ｈ５ｃ） 存在正向关联。 多元回归结果显示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β ＝ 􀆰 ４９７， ｐ＜􀆰 ００１）、 自

我表露 （β＝ 􀆰 ３０２， ｐ＜􀆰 ００１） 以及社交互动 （β＝ 􀆰 ４２６， ｐ＜􀆰 ００１） 正相关。 所以研究假设 ５ 被接受。
研究问题 １ 探讨责任心人格、 宜人性人格是否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 社交互动有关。

数据结果显示责任心人格与朋友圈使用的三个维度均无相关性， 而宜人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正相

关 （β＝ 􀆰 １２， ｐ＜􀆰 ０５）， 与自我表露正相关 （β＝ 􀆰 １７８， ｐ＜􀆰 ００１）。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大五人格、 错失焦虑感、 孤独感和微信朋友圈使用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

讨。 研究结果发现， 个体的人格特质的确会影响其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 例如， 外倾性人格能正向预

测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 自我表露及社交互动，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 另外， 本研究也得出了与

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新发现。
第一， 神经质人格与朋友圈自我表露负相关， 且并不能直接预测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及社交互

动， 即高神经质个体偏好于在朋友圈中减少或隐藏自己的真实状态。 研究者认为这与微信朋友圈属于

强关系下实名制的熟人社交圈有关， 一般状态下的神经质人格者在这种熟人为主的社交圈子中更倾向

于隐藏自己的敏感多疑和负能量， 害怕给熟人造成负面的印象而避免使用朋友圈进行真实的自我表露。
第二， 本研究发现宜人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和自我表露显著正相关， 即温和友善的宜人性人

格者更偏好于高强度使用微信朋友圈和在朋友圈中进行自我表露， 这是以往研究鲜有被发现和讨论的。
高宜人性的个体性格更加温顺且友好， 在使用朋友圈的时候能够更加自由、 大方地进行真实的自我表

露和积极的社交互动。 研究者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信朋友圈的社交生态， 高外倾性、 宜人

性的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中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倾向， 这类人在朋友圈中营造出一片 “温

馨和谐” 的景观， 而一般情况下敏感多疑的高神经质特质的个体则选择 “逃离” 朋友圈， 形成抗拒朋

友圈社交的另一类人群， 从而产生了两派基于人格特质差异的朋友圈用户群体， 他们在朋友圈的使用

偏好上有所不同并且会在朋友圈社交生态中互相产生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分析和解释朋友圈等社

交网络中的社交生态变化及用户使用行为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 我们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进行反思， 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方向。 其一， 尽管本研究

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大五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的关系， 但是未能更深入地去探讨更多更复杂的人

格因素， 例如自恋型人格等等； 其二， 研究样本的选取并未严格地进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随机抽样，
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效度和推广性不足； 其三， 研究方法仅仅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 且研究问卷篇

幅过长， 有效样本中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幸存者偏差。 后续的研究应当更注意样本的随机性和有效性，
在变量的选择和研究方法上也应该有更多创新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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